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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文璇 杜春娜 北京报道

“获评‘十大’实属不易，琅琊台遗址入
选既在情理之中，又让人倍感惊喜。”4月29
日，谈及琅琊台遗址入选
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
新发现，山东省文物考古
研究院党委专职副书记
孔胜利感慨道。

两次进入终评环节，
琅琊台遗址为何在今年
脱颖而出？山东考古项目
何以连续五年入围终评，
四度获评“十大”？孔胜利
向记者讲述了山东考古
屡获佳绩的“秘诀”。

琅琊台入选“十大”
是靠“硬实力”

此次入围“十大”终
评环节的20个考古项目，
有三个与“秦”有关，竞争
不可谓不激烈。在孔胜利
看来，琅琊台遗址最终获
评，是由于自身的“硬实
力”，“毕竟我们从2019年
就开始进行主动性考古
发掘，七年深耕才换来今
日的荣誉。”

去年，琅琊台遗址便
入围终评，却与“十大”失
之交臂，为何今年能够摘
下这顶考古界“桂冠”？

孔胜利表示，这是因
为琅琊台遗址的考古成
果在今年形成了“闭环”。
此前，遗址山顶“大台”、
海边“小台”、山下院落及
相关道路的布局与功能
未能厘清，2025年的进一
步考古发掘成功解答了
这些疑问，以确凿遗存印
证了始皇东巡筑台的文
献记载。

此外，考古团队也对
琅琊台遗址的意义进行
了更加深入的思考和阐
释。孔胜利说，作为关中以外罕见的秦代
高等级建筑，地处海滨的琅琊台绝非单
纯的求仙祭祀场所，而是秦帝国宣示主
权、经略海洋的国家工程，集中体现了中
国首个大一统王朝的海洋理念与国家意
志。这一发现不仅为理解中国海洋文明的
起源与发展提供了关键的实物证据，也
与当代海洋强国战略形成跨越千年的历
史呼应。

山东考古“全面开花”
源于“人才战略”

从2021年的滕州岗上遗址、2022年的
临淄赵家徐姚遗址、2023年的沂水跋山遗
址群，再到2025年的琅琊台遗址，山东考古
项目连续5年入选终评，四度获评“十大”，
旧石器、新石器与秦汉时期等历史阶段。山
东考古为何能够“全面开花”？

孔胜利将其归功于山东文物与考古
研究院的“人才战略”。“我们院建立起了

‘80后’为骨干、‘90后’为主体的人才梯
队，其中硕士以上92人，2人享受国务院
特殊津贴，以团队形式开展研究。”孔胜
利说，近年来，院里考古成果丰硕，覆盖
动物考古、植物考古、环境考古、分子考
古学等领域，形成了多学科交叉融合的
研究范式。

展望未来，孔胜利向记者描绘了山
东考古的发展“蓝图”，也就是做好旧石
器阶段、旧新石器过渡阶段与新石器阶
段的考古发掘工作，从而构建海岱地区
文明演进脉络；同时，梳理齐鲁大地对国
家治理和制度构建的贡献，系统阐释黄河
下游作为中华文明“思想高地”与“文化根
魂”的独特价值。

记者 李文璇 杜春娜 北京报道

青岛有座琅琊台

在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南部，有一座
三面临海、形状如台的山丘，它曾出现在诗
仙李白的笔下，也被记录在司马迁的《史
记》中。它拥有一个美丽的名字——— 琅琊
台。

不过，与其他名山不同，琅琊台之所以
为人所知，并不是因其雄奇壮丽，而是由于
它静静承载了一位帝王的伟业与骄傲。那
就是秦始皇。

琅琊台与秦始皇的故事，还要从公元
前221年讲起。那是中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
意义的一年，这一年，秦王嬴政统一六国，
建立秦朝，自称“始皇帝”。此后，秦在天下
设三十六郡，琅琊郡就是其一。

两年后（公元前219年），40岁的始皇帝
率众臣向东巡狩，先是封禅泰山，然后东游
至琅琊。登上琅琊台的始皇帝，面朝大海，
意气风发，“大乐之，留三月”，在台上立下
刻石，“颂秦德，明得意”。

秦始皇是如何“明得意”的？琅琊刻石
有记载：“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徙流沙，
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
无不臣者。功盖五帝，泽及牛马。莫不受德，
各安其宇……”秦始皇自认功高盖过五帝，
恩泽连牛马都能均沾，无人不享受他的恩
德，个个都能安居乐业。

此时满怀雄心的秦始皇怎能想到，短
短12年后（公元前207年），他所建立的秦朝
便彻底走向了灭亡，而他所筑的琅琊台也
会被“雨打风吹去”。

据文献记载，西汉晚期，琅琊台逐渐没
入荒芜，所在“滨海僻遐，人迹罕至”，仅偶
有文人名士追迹造访。700多年后，北魏郦
道元在《水经注》中记载，琅琊台为葱郁山
丘，山顶呈层级状，与今人所见并无二致。

这也引起了后人的疑惑：这座看似普
通的山丘，真是秦始皇修筑的琅琊台吗？

上世纪70年代起，琅琊台陆续进行过多
次调查与勘探，其基本面貌逐渐被揭示出
来：遗址内主要分布有两处大型台状夯土基
址，即位于主峰顶部的“大台”和“大台”以东
约1 .2千米海边的“小台”，总面积约3 .8平方
千米。但由于没找到除琅琊刻石外的证据，
萦绕在人们心头的疑虑始终未消。

2019年9月，为配合遗址规划编制工作，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青岛市文物保护考
古研究所与青岛西海岸新区博物馆组成联
合考古队，开始对琅琊台遗址进行主动性考
古发掘，时年34岁的吕凯任项目负责人。

作为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战国秦
汉研究室主任，吕凯平时对秦汉史关注
尤多，史书中有关琅琊台的记载经常让
他心驰神往。

梦想实现的这一天，吕凯既激动又
忐忑。他能找到秦始皇当年留下的蛛丝
马迹吗？

窑址区现关键证据

琅琊台遗址发现遗存的地点众多，该
从何处下手？

吕凯团队决定采用试探性挖掘方
法———“探沟法”。他们在山顶“大台”西侧，
挖了一个长30米、宽2米的探沟，以期探明
遗址的基本情况。

在发掘过程中，考古队很快发现了经
过加固处理的土层，也就是夯土层。这些夯
土层每层都是七八厘米厚，夯面非常平整，
且夯得极为坚硬。中国古代建筑多以夯土
作为地基，看来琅琊台遗址曾经是施工标
准很高的“官方工程”。

2019年至2021年，考古队不断扩展发
掘面积，先后发现登台踏步、台下房间、排
水设施、石铺道路等遗迹。根据这些线索，
吕凯认为琅琊台遗址极有可能是秦汉时期
的一座高台建筑。

高台建筑长什么样呢？吕凯说，这种建
筑以夯土版筑的台为基础与核心，在其上
层建屋，顶层通常为大型殿堂建筑，其余层
级则环绕有宫室、回廊，极为高大华丽，盛
行于战国至西汉。

这一发现填补了秦汉时期关中以外高
台建筑考古的空白。然而，能证明琅琊台遗
址“身份”的宝物，始终没有出现。

转机出现在2022年。考古队于山下发
现了一处砖瓦窑址区，窑址区使用时间较
短，年代单一。就在那年夏天，他们在窑址
区找到了琅琊台遗址真正意义上的“宝
物”——— 一块半圆形夔纹瓦当残块，较大者
复原直径超过80厘米。

彼时吕凯正在山上发掘，得知这个消
息后，脑子里霎时一片空白，连忙三步并作
两步往山下冲去，心中只有一个念头：这应
该是秦代的！

据介绍，大型夔纹瓦当是用于大型建
筑正脊的两端和四条斜脊的端头，属于秦
代极高等级建筑的标准器，也就是能够作
为年代标尺的器型。这种纹饰独特的瓦当
出土数量很少，只在陕西栎阳城遗址、辽宁
绥中姜女石遗址等秦始皇行宫和秦始皇帝
陵等为数不多的遗址发现过。

2024年11月，考古队员在山顶高台建
筑的西侧又发现了一个“硬证据”——— 龙纹
踏步空心砖。这些物件足以证明，琅琊台遗
址就是秦始皇时期的国家级建筑工程。

直至此时，吕凯悬着的心才终于放下。
他终于确认，位于遗址核心的山顶夯土基
址，就是秦始皇二十八年“徙黔首三万户”
所筑之“琅琊台”。

琅琊台应该与祭祀有关

吕凯等人对琅琊台的探寻并未止步于
此。

据《史记》记载，为修筑琅琊台，秦始皇
迁徙了三万户百姓，并免除他们十二年的
徭役。在吕凯看来，这在赋役沉重的秦朝是

极为优惠的移民政策，“若按秦代每户人口
计算，这次‘大移民’人数足有十多万人，这
足以说明琅琊台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程”。

秦始皇如此大费周章修建琅琊台，究
竟是为了什么？2025年，吕凯再次率队来到
琅琊台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期待新的发现
揭开这个谜团。

功夫不负有心人。去年11月，他们于排
水管道和明沟的连接处发现了集水池，集
水池中间有一井窖。井窖是在山体基岩上
挖出，深约2 . 5米，井口较小且高出池底。
这意味着，下大雨的时候，水池汇聚的上游
来水就能没过井口、流入井窖储存起来，为
山顶提供较为稳定的水源。

看着这个井窖，吕凯回想起2019年发
现的石砌地漏。地漏边长1 . 2至1 . 4米，由
石板拼接而成，四边向中间下倾，中间凿有
方形孔洞，与现代地漏颇为相似。

精妙的排蓄水设施，使吕凯感叹秦朝
工程技术之成熟，与此同时，一个疑问浮上
他的脑海：山顶建筑建在夯土之上，最怕雨
水冲刷，排水很有必要，可是，储水是为了
干吗呢？

按照常规思路，储水是为了生活方便。
然而，七年来，吕凯等人没在山顶找到任何
前人生活的痕迹。

难道秦始皇离开琅琊的时候，把家什
都搬走了吗？这似乎不太符合逻辑。

面对相互矛盾的线索，吕凯只好大胆
地做出假设：有没有一种可能，山顶的蓄水
设施，本来就不是为了储存生活用水呢？

吕凯想起了甘肃的四角坪遗址。它是
我国首次发现的规模宏大、格局规整的秦
代大型建筑群，被认为与始皇西巡所准备
的祭祀场所相关。巧合的是，那里发现了用
于积蓄雨水的方形天井。

“‘秦人尚水德’，建造储水设施可能与
这样的信仰有关。”吕凯由此推测，山顶的
高台建筑是强调礼制作用的建筑群。

这个疑问解决了，可新的问题又来了。
假如说山顶的建筑不用于日常居住，那秦
始皇来琅琊时住在哪呢？

吕凯向记者介绍，2024年，他们曾在山
下正南偏东找到一处院落基址，院落背山
面海，与山顶有道路连通。有趣的是，它是
个边长约120米的、规则的正方形。

“这样的形状必然是被有意设计出来
的。”怀着这样的想法，2025年4月，吕凯等
人对院落基址开展进一步发掘，并在其中
轴发现了南北向、宽约十米的垫土区。显
然，它是一条道路。这更加佐证了院落的对
称布局。

更使人惊喜的是，他们还在这里找到
了罐、瓮等生活陶器。结合夯土结构及出土
遗物形制，吕凯推断，山下院落与山顶建筑
系同期营建、使用，功能互补。也就是说，院
落很有可能是始皇的行宫。

吕凯向记者描述了始皇东巡琅琊的情
景：他先是登临高台，远眺沧海，而后回到
宫殿，与文臣武将共商天下大事。夜幕降
临，他在浪涛拍岸的声音中睡去，做着大一
统帝国传至万世的美梦……

秦始皇为何修筑琅琊台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古代，祭祀
和军事相提并论，举足轻重。文献中记载，
秦始皇东巡琅琊的目的之一就是祭祀，可
众所周知，秦朝都城远在咸阳，秦始皇为何
不远万里，来到琅琊台进行祭祀呢？

“这大概率是因为琅琊台在那时本来
就非常有名。”吕凯说，十多年前，多家单位

组成的联合考古队于山顶建筑正东约1200米处的
海边发现了大型台基，其夯土结构呈现较早的时
代特征；2019年，考古队又在东南部的濒海台地上
发现了由长廊和院落构成的建筑群，这里出土的
遗物具有齐文化特征。

吕凯认为，它们就是田齐经营琅琊的“遗迹”，
甚至是齐国举行“四时主”祭祀活动的地方。

何谓“四时主”？在中国古代神话体系中，“四
时主”是掌握春、夏、秋、冬四季的神主，为齐国“八
主”之一，决定着农业丰收。既然琅琊台的文化底
蕴如此厚重，秦始皇慕名而来也就不足为奇。

不过，要是以为秦始皇来琅琊台只是为了祭
祀，那就把这位“千古一帝”想得太简单了。

有句话说，“诸子百家半山东”。山东是战国时
期的文化高地，也曾是齐国的核心疆域。而齐国作
为老牌强国，投降后影响力仍不容小觑。这使得秦
始皇对这片土地既重视，也心存顾虑。

《史记》记载，秦朝统一后，秦始皇五次出巡，
其中三次到山东。“始皇在山东巡游了与齐国‘八
主’有关的地方，并且进行祭祀，这其实变相加强
了他对当地的控制。”吕凯说，掌握了自然神祭祀
权，也就是从行政到思想文化上，实现了对地方的
掌控。在此意义上，秦始皇修筑琅琊台无疑是为了
彰显对天下的统治。

秦始皇修筑琅琊台的目的还不止于宣示主
权。吕凯告诉记者，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秦
汉时期，秦始皇东巡期间，在滨海道多个重要地点
都有过驻扎和活动。在他看来，琅琊台也体现了秦
始皇对海疆的重视，是古代中国“乃临于海”海洋
意识觉醒和海洋战略发展的实证。

在琅琊郡巡游期间，秦始皇除了筑台祭祀、刻
石颂德，还做了另外一件大事。那是公元前210年，
秦始皇最后一次来到琅琊郡，遣方士徐福率领童
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药。

除了徐福东渡的传说，秦朝还有秦始皇入海与
海神搏斗的故事。对吕凯来说，这些颇具神秘色彩的
故事，是统治中心位于关中一带的秦朝具有海洋开
拓观念的证明，也体现了中国古代文明从内陆走向
海洋的演变过程。

历时七年、发掘面积5500平方米，琅琊台遗址
考古发掘至此终于告一段落。吕凯向记者表示，今
年，团队将使用科技手段对出土文物进行检测，并
发表阶段性考古报告。

回首这七年，吕凯最大的感受是“不负韶光”。
“我们的发掘可以确定琅琊台是目前发现的东部
地区时代最早、规模最大的秦帝国国家工程，是秦
汉王朝宣示统治权力的政治地标。也就是说，我们
通过考古发现实证了早期封建王朝多元文化融
合、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进程。”吕凯说。

吕凯从小就背诵“秦时明月汉时关”，他知道，
琅琊台上空的那轮明月既照着自己，也照过秦始
皇啊，这种跨越时空的感悟真的让人着迷。

4月29日，“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结果出炉，山东青岛琅琊台遗址成功入选。
这处矗立在青岛海滨的遗址，曾留下秦始皇三登琅琊、筑台颂德的记载，却在西汉以后逐
渐荒芜沉寂。考古队在此进行7年主动性发掘，终于确认山顶夯土基址就是秦始皇统一六
国后所筑的“琅琊台”。

琅琊台遗址的发现、发掘有何故事？它的“身份”是如何得到证明的？秦始皇修筑琅琊
台又是为了什么？记者采访了该项目考古发掘领队、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战国秦汉研究
室主任吕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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琅琅琊琊台台考考古古历历时时七七年年，，

秦秦时时明明月月依依旧旧在在 当当年年曾曾照照始始皇皇来来

发掘人员进行现场讨论。

山顶建筑基址西部房间F1内石砌地漏。

山顶建筑基址出土的龙纹踏步砖。 窑址区出土的大型夔纹瓦当。

听听考考古古领领队队讲讲述述他他们们如如何何““锁锁定定””秦秦始始皇皇

琅琅琊琊台台遗遗址址鸟鸟瞰瞰图图。。 本本版版图图片片均均为为山山东东省省文文物物考考古古研研究究院院提提供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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